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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吳四奶奶聽天敏要敲她一千塊錢竹槓，不覺暗暗吃驚。幸虧她也是堂子出身，知道妓女砍斧頭，倘若有錢，固以慷慨解囊為

妙。如若沒錢，當面回絕，未免難以為情，只有敷延塞責，但嗣後設或竟不能還願，寧可裹足不往。如欲老著面皮前去，那時就不

免受他們冷嘲熱諷。這是她從小習慣的吃飯手段，雖已十多年不曾出手，卻還牢記未忘。今見天敏弄斧班門，頗笑他不自量力，暗

想他不過一個做新戲的，下等之人，我肯招呼他，原因看得他起，他也該自己知趣，現在我和他還是初交，論資格還夠不到銀錢交

接，他不該開此大口。便是妓女砍斧頭，也不致這般冒失。我不過愛他人還生得乾淨，所以招呼他談談，並不是當真少他不得。他

既這般矜貴，我又何妨少認得他這樣一個人兒。心中想著，面子上卻未便露出痕跡，微笑回言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不過我暫時可不曾

有錢帶在身畔，改日見了你，再給你好不好？」天敏喜道：「那個很好，不知你幾時可以有錢？」四奶奶想了一想道：「隔一禮拜

何如？」天敏道：「能快的早幾天更好，因早一天有錢，我們便可早一天定當了。」四奶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盡一禮拜以內便

了。但你休得在周太太和漫遊面前提起這句話，到有錢的日子，我自然再招呼你出來吃飯。」　　天敏點頭稱是。吃罷大菜，由四

奶奶匯了鈔，當夜天敏將此事告訴漫遊，漫遊極口贊他有本領，會砍斧頭。天敏十分得意。次日，四奶奶仍到男堂子碰牌，天敏伺

候她非常巴結，跬步不離，這副形裝，真比極恩愛的夫婦還加親愛。四奶奶對他並沒提起幾時有錢，天敏因有七太太等在旁，不便

問她。一連六天，四奶奶猶如忘了這件事一般。天敏十分著急，到第七天上，算算一禮拜的期限已滿，料四奶奶一準帶錢來了。不

意這天七太太只一個人前來，四奶奶並沒和她結伴。天敏問七太太：「四奶奶因何不來？」七太太說：「我適才曾到她家去招呼過

她，她說這幾時天天打牌，打得厭煩了，須得看幾天戲解悶，隔一兩個月再來。她脾氣原是這樣愛鬧新鮮的。」

　　天敏驚問她往那裡看戲？七太太笑道：「她只有二馬路月仙舞台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你那裡，別家就下請帖，也請她不去。但她

若往你那裡，必得招呼我同去。這回她不招呼我，大約又到月仙看戲去了。」天敏忙道：「月仙又沒好角兒，她愛看月仙的戲，卻

是為何？」七太太道：「我也不知她存何意見？不過你沒曉得月仙有那花旦君如玉，把一班娘娘太太們，迷得昏了似的，焉知她不

抱著這個目的呢。」

　　天敏聞言，知道事有不妙，但他終不明白在那一件上，得罪了四奶奶，惹她動氣不來，只可自歎沒福，穩穩的一千塊錢到了

手，仍被走脫。幸他戶頭很多，有如漢書上所謂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這句話，不妨在別人頭上出產。列位看到這裡，休笑做書的不

近人情。新劇家雖紅，究不是潘安、宋玉，怎能令女界顛倒若此。不過現在的新劇，雖已一敗塗地，但在那時，說也不信，這班新

劇家，不知那裡來的這般魔力，無論是那一種下等腳色，只能扮跟班，或是套著個布袋子扮畜生的，極少也得有一兩個姘頭，推而

至於漫遊、天敏等有名人物，自然多得不可勝數了。就中還有一人，只守著個東洋婆子，欲罷不能。眼望著別的新劇家出風頭海

外，自己有法無施，後悔莫及的，此人大約看官們一望而知，就是出洋回來的吳美士了。

　　美士在民醒社演戲，雖也算得個上等腳色，每月包銀，吃著兩項，固已夠了。無奈他從前和無雙相與的時候，用女人的銅錢用

得過分適意慣了，此時馬籠頭忽然上緊，被那東洋婦人管著，不許他和別的女人勾搭，只靠幾十塊錢包銀度日，叫他如何耐得住這

般清苦。更難堪的是一班和他差不多身份的新劇家，都和穿花蛺蝶似的，今天伴著這家奶奶坐汽車，明兒陪著那家小姐吃大菜，其

樂無比，自己天天只能夠和那篷頭赤腳的黃臉婆子，面面相對，與他們一班人比較起來，其間甘苦懸殊，更令他心灰意懶，鬱鬱不

樂。滿心想離開上海，出碼頭做幾時戲，免得觸目生愁，心中煩悶。恰巧有班人打了一個班底，預備往無錫做戲，還缺少一個做小

生的，得美士湊入，剛巧人才完全，彼此都不起薪工，賺得錢來，分大小分子開拆，美士亦很情願。便辭了民醒社的缺分，徑和這

班人結伴前往無錫。那婦人也要跟他同去，美士一想，內地風氣未開，若帶著外國女人同往，也大可在鄉下人面前出風頭，故也答

應帶她一同前去。

　　他們到了無錫，因這地方的人，難得看戲，聽有新戲到來，不論大家小戶，彼此都要飽一飽眼福，所以生涯卻還不劣。加以內

地不比上海，客寓中開銷既省，又沒有別的耗錢之處，真所謂有了錢沒用處，美士手中竟多起數十塊錢來。他恐錢藏在身畔要咬他

的肉，急於用掉，一想久聞無錫有燈船畫舫之勝，天下聞名，我既在此間，不可不試他一試，見識見識。趁那東洋婦人，因多吃了

無錫醬肉骨頭，腹中發瀉，成了痢疾，臥床不起，沒人管束，便和幾個同班朋友，前去叫了一號燈船，徵幾個有名妓女，整整的樂

了一夜，將存錢花得精光，身上也覺異常爽快。走在路上，眼前彷彿眾美圍繞，花香襲人。不意回到棧中，一開房門，鼻管中陡然

鑽進一股臭氣，將他一夜間收來的香氣，衝一個乾淨。原來那婦人因痢了幾天，身子異常乏力，睡在床上，沒人幫助她起身解溲，

一夜之間，把尿屎遺了一床，故弄得滿房間其味無窮。美士剛由樂處回來，見此一種現象，真的心中不舒服到二十四分，那婦人還

口口聲聲抱怨他不該一夜不回。美士一語不發，掩著鼻子，喚茶房進來換被褥。茶房說：「現在病人身上，十分骯髒，若換了乾淨

被褥，仍不免要弄髒的，必須先把他身上洗乾淨了，方能更換。」

　　美士無奈，只得命茶房打一盆溫水，閉上房門。叵奈臭氣難當，只可開一扇窗出氣，一邊親自動手，替那婦人上下身洗滌乾

淨，換上潔淨襯衣，再教茶房進來，幫同他更換被褥，扶那婦人重複安睡。整忙了半天工夫，累得美士筋疲力荊加以一夜未眼，更

覺異常疲乏，身子倒在靠椅上，好似癱了似的，只顧喘氣怨命。然而那婦人也因洗滌時，被美士開著窗，外感風寒，病勢加劇。可

巧這幾天戲場上買座不佳，美士分幾個錢，只夠房飯開銷，存款既已用完，便沒錢為她請醫服藥。要知痢疾雖不是重大病症，然而

久痢不止，最是傷身，因人身出納，都有一定的限量，譬如吃飯，最好適量而止，食之過飽，不易消化，便成腸胃食積之病，排洩

亦然。像那婦人病倒在床上，每日食量比平常減少三分之一，反泄瀉至數十餘回，又無藥力為之調治，試問血肉之軀，怎挨得起這

般耗損。所以不到一禮拜之久，可憐一位東方美人，竟丟了美士，獨往西天佛國去了。

　　美士一悲一喜。悲的是那婦人從他數月，在此一命嗚呼，若非自己從東洋帶她出來，也不致令她客死他鄉，心中未免不忍。喜

的是此人一死，自己便無管束，從此盡可惹草拈花，橫行天下了。然而他暫時還有一樁為難之事，因他們都借住客寓中。棧中例不

難停放死人，必須當天成殮。美士囊空如洗，那裡有錢為她買棺材。幸虧班中有個姓張的，是無錫土著，店舖相識的很多，衣衾棺

木，都由他一個人擔承賒下，同班許多人，都說那婦人既從美士，便是他的妻室，理應盤櫬回籍安葬。美士歎說：「我自己的祖

墳，也不知在那裡。便是我自己死了，也只可隨地埋骨，還有什麼盤櫬回籍的名目。」便仍托那姓張的，代他擇地安葬了事。各色

定當，共花去一百餘元，都掮在姓張的頭上。美士兩手空空，將什麼發付。倒是那領班的卻還急公好義，發表說：「小吳死婆子，

拖了一屁股的債，這也是極可憐的事。況且從前燈船上，我們都叨過他的光，吃過他的花酒，現在他在急難之中，我們理該大家幫

他出一分力，以盡朋友之誼。若要眾位挖腰包，我也說不出，橫豎戲館有個包戲的法兒，我們拼著買兩天力氣，幫他兩台戲，賣下

來的錢，除去開銷，都給他還賬，眾位以為何如？」

　　眾人聽了，也沒甚反對。美士不勝感激，做了兩天戲。也是美士的運氣好，賣座非常之盛，共多了一百七十餘元，還帳本可有

餘。眾人因有言在先，一併給了美士，彼此各不落袋。美士得了這筆錢，忽又生出一條念頭，暗想我在這裡做戲，從前生意最好的

時候，每天雖有三四元拆賬，但現在已一天不如一天，每天至多分他一元數角，除去吃用開銷，要積起這一百數十塊錢，可不要耐

一年之久。現在錢已到手，雖然是眾朋友幫我還棺材帳的。不過棺材有姓張的掮著，原不干我之事，我出碼頭，本為著那婦人。現

在那婦人已死，我正可回上海去，再和無雙兜搭，溫柔鄉樂趣正長，更何必再挨在這鄉下地方熬苦。況我出洋的時候，體面的衣

服，都已質在長生庫內，如今身上衣衫不整，勢不能去見無雙，若要贖幾件衣裳出來，免不得還要花數十塊錢資本，所以這一百數

十元，在我身上，可大有用處，若輕輕還了棺材等賬，豈不可惜，還不如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帶了這筆錢，溜回上海，自趕前



程。這裡冤有頭債有主，我走了不怕那姓張的不去料理。主意既定，便不動聲色，將行李收拾定當，趁夜間眾人上台做戲的時候，

自己溜回棧中，付清了房飯錢，推頭家中死了人，急於回去，叫茶房把行李扛到火車站，買票登車，逃回上海。這邊眾人做罷戲回

來，方知美士已走，姓張的十分著急，抱怨領班的，不該將洋錢一併交給美士，棺材店地主方面，既由我接洽，理應將錢交給我，

待四面開消清楚了，再將餘多的交還美士不遲。現在他倒拿著錢走了，前途因是我的來頭，都認我要錢，我又不能將棺材由地下掘

起來，把地皮歸還地主，更不能將屍首由棺中倒出來，把棺材退還棺材店的，如何是好？領班的也因眼睛看差了人，後悔無及，次

日使同那姓張的二人，趁早班火車趕到上海，找尋美士，哪裡有他的蹤跡。二人無奈，重複回轉無錫，再做兩天戲，無奈生意不

好，未能足數，領班的意欲再做一天，不意班中人都不服起來，說：「我們離鄉背井，原想自己賺錢，豈能吃飽了自己的飯，專替

別人做戲還債。所以再要做義務戲，我們可情願彼此散伙了。」

　　領班的恐鬧出風潮，不敢相強，只得和那姓張的自認晦氣，各挖腰包湊足了數，替美士了卻債務，彼此設誓，以後永不再為別

人出力幫忙，多管閒事。你道美士明明回轉上海，他二人因何找尋不著，其中也有一個緣故。因他火車經過蘇州的時候，遇見一個

熟人，此人還是他和無雙相識以前的女朋友，名喚老二，從前曾為妓女玉玲瓏跟局。數日前因事來蘇，現在事畢回申，恰和美士同

車相遇。因已久隔，彼此握手話舊。老二問美士幾時由東洋回來？美士說：「我已回來多時，並在民醒社做了不少時候戲。」老二

驚道：「我連日看報上戲目廣告，沒見民醒社登著你的名字，卻是為何？」美士道：「大約因我改了名字，你未曾留意之故。」老

二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但你既到上海，因何不來找我？」美士道：「我因不知你現在調頭何處，故而未來找你。」

　　老二嬌嗔道：「我一向在玉玲瓏處，難道你還不曾知道，明明是你忘了我，有意不來找我，休得將謊話搪塞我了。」美士笑

道：「你休錯怪我罷。我雖然知道你在玉玲瓏處，不過我在東洋的時候，曾見報上命著，你家先生，為著一個姓應的客人，刺殺宋

教仁一案牽累，疑惑你已不在她處，原來你還在她那裡，但不知你家先生，為著這件案子，生意可受什麼影響沒有？」老二道：

「何嘗不受影響，幸虧有個劉道台，他很憐惜我家先生，全仗他維持場面，現在我家先生，已答應嫁他，公館也租定了。就在這幾

天內，要搬過去的。我來蘇州，也是為著她這件事呢。」美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劉道台大約被你家先生迷酥了。」老二道：「這

個何消說得。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兒，一個是二十上下的美貌姣娥，兩口兒混在一堆，怎不教他骨節兒都酥麻了呢。」美士道：

「難道你家先生也歡喜這個老頭兒的嗎？」老二笑著，把美士肩膊上輕拍一下道：「歡喜不歡喜，與你什麼相干！何用你多管閒

事！你替我想想。我家先生，究愛他不愛他呢？」美士笑道：「自古道姐兒愛俏。我恐你家先生未必愛他。」

　　老二抿著嘴笑道：「就算被你道著了，你又能奈何她！實告訴你，她心上人兒，果然另有一個，可比你高出萬倍，你休得癩蛤

蟆想吃天鵝肉了。」美士忙問：「是哪一個？」老二四顧沒有熟人，始低聲告訴他，就是月仙舞台唱花旦的君如玉，不是比你高得

多嗎，你莫當他沒人請教的倪姨太太一般看待就好咧。」美士笑道：「你別胡說亂道，什麼泥姨太太水姨太太，我有了你二姐，什

麼人都不要了，你放心就是。」老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多謝你，我可沒這般福份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不知不覺，汽笛嗚嗚，火車已

到上海。美士下車東張西望，要找一個旅館接客的，交待行李鋪蓋。老二說：「原來你還沒打下處，何不到我那裡暫住，還要找什

麼旅館。」美士喜道：「我肯許我住，自然再好也沒有，只恐你那裡不便罷了。」

　　老二道：「生意上雖然不便，小房子中有何妨礙。恰好那邊前樓的房客，上月底退的租，床帳都現是成的，至今尚未借脫，暫

時給我妹子睡著，你住進去，不妨教她和我一同睡的。」美士大喜，當時就叫兩部黃包車，將行李車到老二小房子中。原來她借著

人家一個統樓面，攔作前後二房，後房自住，前房的鐵床傢伙，也是她自己置的，卻預備人家做那臨時會場之用。收下來的房錢，

抵自己租金，還可有餘。這是近來租界上一班小家婦女的生財秘訣，只須床帳一副，便可吃著有餘。閒話慢題。再說美士和老二的

妹子老三見面，看她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穿著一身縞素，身材也和老二不相上下，面目卻比她清秀多多，見了美士，一笑嫣然，退

往後房。美士估量她的舉動，也有些像堂子中大姐模樣。但她神態卻比時髦倌人還勝，不覺暗暗稱奇。心想不料老二還有這樣一個

體面妹子。老二一個人手忙腳亂，替美士疊被鋪床，口中說：「阿吳，你路上辛苦了，我給你鋪好床，早些休息罷。」

　　美士忙道：「這些我自己能安排的，你也辛苦了，不如自去休息，快丟下這個，休得為我多忙了。」老二道：「我還須到生意

上，給我們先生覆命呢。你先睡一會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著，鋪好床，又到後房，叮囑老三說：「我出去了，少停倘若前房叫喚茶

水，你幫我遞遞。」老三答應曉得，老二始下樓自去。美士竊聽老二已走，心中因記掛著老三，哪裡還能安睡，便躡足掩到前後房

交界處的門口，張了一張，見老三正獨坐燈下，低著頭做絨線手工，雖不能看見她的正面，但燈光映在粉牆上，再有牆上回光反照

她的背後，見她梳著個滴烏的風涼頭，上插一枝銀一粒椒，身穿淡灰色北京布棉襖，四週白鑲，低低的衣領，露出蠐粉頸，燈下看

去，益顯白膩。美士好不心醉，輕輕咳了聲嗽，老三回頭望見他，微露瓠犀，盈盈一笑道：「你可要茶？」

　　美士答道：「多謝你，我並不口渴。」說著已一腳跨進了後房。老三問了他一句話之後，又低頭自做活計。美士一步步挨到她

桌子旁邊，身子倚在台角上，看她做活。其實兩眼並不注意她手中，卻細細端詳她的玉貌，只見她眉橫春山，目溶秋水，鼻如懸

膽，膚若凝脂，真所謂燈下觀美人，愈顯得千姣百媚。看她手中做的，乃是只絨線手套。美士乘閒搭訕道：「這絨線的顏色真好嬌

豔，不知可是你自己帶的？」老三一邊做著，一邊答道：「不是我的，乃是我姊姊教我做了送人的。」美士道：「這樣可要帶的人

皮膚白些才好看，若是你自己帶就好了。」老三噗哧一笑。美士又道：「老二和你可是同胞姊妹嗎？」老三答道：「正是。」美士

微歎道：「人說一娘肚裡生不出兩種人來，偏偏你就這般細嫩齊整，老二可比你粗糙多了。」老三聽說，又噗哧一笑。美士又問

道：「你身上穿著誰的孝呢？」老三不答。美士再問，老三始低聲回說是丈夫的。美士驚道：「怎說你小小年紀，難道已做了孤孀

嗎？這真是可憐得很，你丈夫向做什麼營業？哪裡人氏？生年幾歲」死有多少時候了？」

　　老三初不肯說，經不起美士再三盤問，始一一回答。原來老三從前也做堂子生意，在去年春間被一個做珠寶生意的南京人，娶

為二夫人。不幸一月前南京人一病身亡，他的正室便逼她出來改嫁。幸她事前曾藏下數千金小貨，尚不致孑身無依，目今暫住在她

姊姊處，照她意思，想仍操舊業為妓院跟局，她姊姊卻勸她待玉玲瓏嫁人之後，姊妹兩個，合資開一爿堂子，包幾個先生，自為房

老，暫時猶未決定。美士聽老三還有數千金私蓄在手，更躍躍欲試，有心挑撥她道：「如此你大約要為那南京人守寡了。」老三不

答。美士又道：「年紀輕輕，空房獨守，可是件最難堪的事，我勸你還是趕早嫁一個人罷。做堂子生意，都是假的。女人家只消丈

夫能掙錢就夠了，自己要多少錢什麼用呢！」

　　老三聽說，抬起頭，對美士看了一眼。美士湊上一步，將尊臀略舉，身子便坐在台上，更略向右側，用一條膊子，支著身軀。

那一隻手空著，便把與老三手中所做手套相連的絨絲球拿在手中，口中說：「三姐姐，你想想我的話對不對呢？」說時，將球上鬆

出的線，一路捲起。老三手中拖下的線，被他愈卷愈短，漸漸兩手相接，不知怎的，美士的手指，觸在老三的手心上。老三含怒

道：「你待怎樣？」一面將他手中的絨線球奪下，趁勢把他一推。美士身了晃了一晃，背後衣裳恰碰在洋油燈罩上，燈罩被他碰落

抬上，雖沒打碎，那燈心上的火，因沒罩失了屏障，向上一陣跳熄了，房中頓時漆黑。後來他二人究竟作何舉動，做書的因沒火看

不明白，只可懸為疑案。及至老二回家的時候，美士已睡在自己床上。老二見他醒著，便問他你沒睡著嗎？美士道：「我已睡一惚

醒了，你為何此時才來？」老二道：「因在那邊多講了幾句話，所以時候多了。你要茶嗎？」

　　美士回說不要。老二又自己燉熱水淨面洗足，忙了一會，並沒依她前言，陪妹子安睡，卻公然鑽到美士床上睡了。第二天，老

二又往妓院，美士便躲在家中，和老三鬼混，一天一夜沒出門口。也是他的運氣，恰巧這天無錫戲班中來人找他，彼此不曾相遇。

又過一天，美士始想起自己還有無雙處的正事，急急出來。先找無雙的梳頭娘姨，果被他一找就著。娘姨見了他，說你不是曾在法

界民醒社做了幾時戲，後來又住哪裡去的？美士驚道：「莫非奶奶到哪處找過我了嗎？」娘姨笑道：「奶奶並沒找你，卻是我自己

問問你罷了。」美士始覺心定，說：「我出門到無錫去了幾時，近來不知奶奶可曾提起我？」娘姨搖頭道：「我可沒聽見她提起你

二字，你現在又來找我則甚？若說要我到奶奶處代你傳話，我勸你免開尊口，因奶奶為著你帶了個東洋婦人一段事，心中惱得什麼



似的，氣得肝氣病發了多天，米飯不進，請吳菊舫看了十來趟才好的。她誡我以後不准在她在面前提起你的名字，否則便要撕破我

的嘴爿，所以我也不敢為你去討沒趣了。」

　　美士賠笑道：「這也難怪她動氣，然而我也有我的難處，現在我已把那婦人送回東洋去了，請姆姆替我向奶奶說一聲，求她赦

我前罪，從今以後，我永不敢不將良心待她了。」娘姨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能從命。你有良心沒有良心，在你自己的肚內，從前

你和奶奶交情很密，諒必她自己也極明白的，何須我代你申說，就說了也未必成功。況她既令我不許再提你名字，我們幫人家的，

終指望主人身子康健，若將她氣壞了，教我怎對得她住，好在從前你和她相識，也不是我介紹的，這回還請你自己找她去說罷。」

美士見她固拒，便說：「姆姆何必如此，倘仗你的大力，成全了我，將來重重有謝。」娘姨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，我可沒這般大力，

也不敢望你的謝禮，請你留著送別人罷。」

　　美士見她回絕了，只得辭別出來，心想我自東洋回來，還沒見過無雙之面，不見雖然她心中惱恨，見了或能觸動舊情，發生憐

惜，亦未可知。想著回家，啟行囊抽出幾張當票，贖出華美衣服，更換好了，天天伺候在無雙家門口，想和無雙覿面相求。不意已

被娘姨先進去說了他壞話道：「美士現在沒人請教，窮極無聊，故把那婦人藏過，到我那裡花言巧語，教我傳言奶奶，又打算哄奶

奶的錢，我一看就知他不懷好意，所以被我回卻了。」無雙道：「回得好，以後你見了他，睬也不必睬他。」

　　你道娘姨與美士有何怨仇，再三在無雙面前離間他，卻因當初美士的小房子退租，原有一房間外國傢伙，寄在她處，她不多幾

時已瞞著無雙，將這些東西賣了三百數十塊錢，此時深恐她二人重複相聚，追究這一房木器，所以竭力攛掇無雙，不理美士。無雙

也因痛恨美士，故而恰墮她的術中，有幾天坐著汽車出去，見美士鵠立對門，向她點頭微笑。無雙有意旋轉頭，連正眼都不看他一

眼。美士見此情形，心知大事已去，只得休了這條癡念，另外一心歸一的去籠絡老三。老三原是新寡的卓文君，被美士假情假義，

哄得萬分心折，也顧不得她姊姊的猜忌，當著面漸露形跡。老二久在妓院，眼光比眾為高，見美士老三親密情形，就疑心他們路道

不正，因此留心偵察，果然被她看出許多痕跡。諸如美士要什麼，老三搶著伺候。老三做活計，美士陪坐一旁等類，不一而足，宛

如夫婦一般。要知世界上婦女，器量最狹，無論怎樣淫蕩的婦女，姘頭多至不可勝數，但有人奪了她心愛的人兒，她終不免有些酸

溜溜難受，何況老二將美士由火車上引到家中，本想鼇頭獨佔，不期平空被她妹子現成得去，她一股酸氣，自然更易鼓動，一發就

不可收拾，借端和她妹子淘氣，語中帶諷，說她淫穢下賤，勾引別人的男子，真是無恥。老三也是素性高傲，說話上不肯讓步的人

兒，因此反唇相譏。姊妹兩個，鬧了一常美士旁觀，頗覺侷促不安。待老二走後，便勸老三不可和她姊妹鬥氣，她究是此屋之主，

你我都是客，只有客讓主，沒有主讓客之理。常言吃虧便是便宜，便宜即是吃虧。你我就吃虧些何妨。老三怒道：「你倒還要幫

麼？她不惹我，我也不去惹她的。照你這般說，做客的便該受做主的打罵，都不能回手了。你原說得好，吃虧就吃虧些，只消兩面

做好人，立定腳跟就算了，我可熬不住這種悶氣。橫豎我也不靠她過日子，明兒決意搬到別家去住了。你若放不了她，請你仍在這

裡做你的客就是。」

　　美士聽說，不覺左右為難。暗想老三倘若搬開，我住在這裡，豈不被老三懷恨。倘我跟著老三走，又未免對不住老二。左思右

想，覺得老三財色都比她姊姊為高，自己的目的，原重在這兩層上，惟有決計跟老三走了。定了主意，便笑著拍拍老三肩頭道：

「你休鈍我，老實告訴你，我為人最重情義。我和老二本沒什麼交情，和你那才可算得愛情深重呢。現在我住在這裡，原為貪戀你

的緣故，不然我第一夜因沒找到棧房，暫時借寓此間，到第二天早搬開走了，誰願意在此陪她。皆因有你在此，以致我要走又捨不

得你，所以一天天挨下來了。倘你要搬的話，我豈有不願意跟你同走之理。一夫一妻，落得乾乾淨淨，誰高興住在此間，放這眼中

釘在旁邊討厭呢。」美士說罷，老三回嗔作喜道：「此話可是當真？」美士拍胸道：「我決不哄你。」

　　老三道：「如此你今兒就替我去看看房子，不論城內城外，英界法界，只消一個統廂房，或是一間樓面就夠住了。最好連生財

一併租下，免得置備，也可省不少錢。」美士點頭稱是，當下就出去找尋房屋。他因英租界舊案未消，不敢身居險地，便在城內九

畝地附近，借定了一間廂房樓。內地不比租界上，租屋大概不連生財，幸得美士到無錫去以前，曾借過住屋，置有床鋪桌凳，寄在

朋友處，搬來即是。次日他和老三一商量，說兩個人同走，忒殺觸目，還不如各走各的，橫豎有了地名，不致摸錯。到了那邊，再

可相聚。老三依計，上午就打起包裹先行。老二還不知美士已和她妹子串通一氣，見老三走了，以為少了個情敵，心中不勝歡喜。

吃飯時候，竭力巴結美士，把大塊魚肉夾著向美士飯碗上直送。美士暗覺好笑。吃罷飯美士打開皮包，收拾衣服，老二見了，詫異

道：「你開皮包做什麼？」美士笑答道：「我住在你這裡，已有多天，吃你的擾你的，心中很覺對你不住，昨兒遇見我從前一個同

學朋友，叫我住到他家去，閒來還可兩個人讀讀書，長進學問。我已答應他今兒搬去，故我想將皮包物件先送過去。至於我這幾天

來，承你的深情厚意，待日後一併補報你便了。」

　　老二聽說，猛吃一驚，暗暗想他吃我擾我，我並沒說過半句小器量話，緣何他忽地要搬到別處？至於他讀書求學，固然是年輕

人應為之事，但這朋友，既然是昨兒對他說的，他又答應今兒搬去，為何他昨夜在我面前，並沒露出半句口氣，就今兒早起，也沒

提起這句話，偏又不先不後，在老三既去之時，平空發生此事，看來一定他和老三狼狽為奸，有意哄我，說什麼到朋友家去讀書，

明明是和老三住在一起，預備做長久夫妻了。好一個沒良心的吳美士，我懊悔當初由火車站帶你來家，受你這般欺侮。老二想到這

裡，氣憤填胸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休得哄我，我曉得你也不是到什麼朋友家去，必定另有一個去處，與那騷貨同住，老實說，我雖

不是神仙，你這種心思，我還可以猜得出。你堂堂男子，愛哪裡就到哪裡，有話不妨明言，何必在我面前說謊。只消你自己問問

心，能對得住人對不住人罷了。」

　　美士自以為此謊說得很圓，一定瞞得過老二，不意被她片言道破，不覺面漲通紅，十分內愧，忙說：「姐姐不可多疑，我姓吳

的決無此意。」老二道：「你若無意，今兒仍住在我這裡，我就信你真心。倘你仍要搬出此間，無論你有意無意，我都當你是有心

棄我的。」說著哭了。美士好生為難，良心與欲心交戰不已，默念老二待我並沒有錯，我若將她拋棄，於理未免不合，但老三已在

新屋中等，我若不去，豈不累她等得心焦納悶。美士不得已，只可安慰老二道：「你休傷心，我委實並不存什麼壞意，皆因朋情難

卻，答應了他，勢不能不去。你我將來日子正長，何在乎這片時的離合。況我去了，又不是永遠不來的，讓我現在把行李物件送了

去，少停再來望你。」說罷，也顧不得老二哭不哭，硬著頭皮，提起包裹，竟自走下樓去，老二見美士當真走了，心中又氣又恨，

更加傷心痛哭不已。但她以為美士送行李去後，一定仍要來的。不意等到日落黃昏，還不見美士的影蹤回來，倒是她主子玉玲瓏，

連派相幫的來喚她多次，說有要事，叫她到院說話。她看時候不早，知道美士決不再來，沒奈何只得含著兩泡眼淚，鎖上房門，僱

黃包車坐到院中，玉玲瓏見了，抱怨她道：「你為何挨到這時候才來？我因劉老爺定的銅床，適才木器店中著人來說，鏡子電燈都

已裝配定當，教我們去看對不對，我想和你同去觀看，偏偏你這位太太，請殺請不出門口，現在時候又晚了，只可明兒去看咧。」

說著，見老二面有淚痕，驚道：「你在家做什麼，莫不是哭了麼？你平日最愛尋快活，為什麼無端哭起來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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